夏科家书记讲话
各位同志好！

十年之前，我开始做复旦的团委书记，十年过去了，人员更迭。江山代有人才出，在共青团的工作岗位就是这样，通过一代一代的努力，在不断推进工作的同时，也能够有一批又一批的人通过这个岗位得到锻炼，然后脱颖而出。每一年我们都会见到新的面孔，记忆永远伤感，但我们感到很惊喜，我们的队伍就是这样。各位同志好，高天同志不在，我就先谈点感慨。
差不多十年之前，我开始做复旦的团委书记，在复旦看到一个双月推进会，十年过去了，我估计复旦大概也没承办过双月推进会，刚才我也看到这一排的战友们——有的学校从我到团支委，赵昕已经是第三个交大的团委书记了。江山代有人才出，在共青团的工作岗位就是这样，通过一代一代的努力，在不断推进工作的同时，也能够有一批又一批的人通过这个岗位得到锻炼，然后脱颖而出，在学校中也是这样。在我来（团市委？）之后，（现在的同志们）基本上都是在我之后来的，大家都比较熟悉，参加过团代会的人基本上都知道海洋，因为他可以说是团市委对于举办团代会最有权威的人。海洋可以说是老团干了，大家读书的时候他是浙江大学的团委副书记，出道很早——04年开始的。学校部江赉应该跟大家都很熟，因为江赉长期负责青年志愿者工作，以前也经常叨扰大家。郑杨以前是南大研究生会的副主席，张磊是苏州大学研生会主席，王晶是以前浙江省学联驻会主席。学校部的实力总体来说还是在加强，但我认为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缺乏经验。我说这话的意思是，首先还是希望大家多支持我们学校部的工作，大家坦诚相待，因为他们有很多觉得还是新人。这里我谈点感慨。每一年大家都会见到新的面孔，记忆永远伤感，而且感到很清新，但我们的队伍就是这样。
2012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在这里，我主要讲三句话——看得清，站得正，打得赢。
第一，看得清。有人说我们的国家现在正处于最好的时代，同时也是最差的时代。纵观整个中国历史，说现在是最差的时代显然是不合适的，这个时代还是不错的，但我担心的是如何能够把这个好的时代发展和延续下去，因为现在确实出了一些问题。如果中国能够发展得好，冲过去这一关，我们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强大的、稳定的、民主的国家；如果冲不过去，那么国家的混乱甚至分裂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在中国历史上，三十年没有灾荒，没有战乱，就算是个盛事。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像现在这三十年如此稳定发展的情况也是不多的。一个人若身处乱世，会显得个体的力量很微小，但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意识，即为国分忧。前两天看到一幅漫画，表明美国经济已经基本建立，而中国经济刚刚才起步，还远没有到建立的时候，所以保增长、稳增长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主题。因此，当前经济就两句话，一个是调结构，一个是保增长。在过去两年中，尽管我们意识到调结构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阵痛，但没想到阵痛会这么剧烈，持续时间会这么长，所以从这一两个月开始，稳增长成为了矛盾两方面中的主要方面。以上是从经济方面来说的。

前两天林毅夫回来后有一个论断，他认为中国经济还可以稳定地发展二十年。有很多经济学家不同意他的观点，目前比较悲观的论调成为主要论调。改革刚开始时，经济学家较少，而现在经济学家很多，那到底该听谁的呢——这也是个问题，同时说明了如何根据当前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抉择是一件越来越难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反思，在08年时推出一轮对经济的刺激政策，虽说是4万亿元，但是加上配套措施，所用的远远不止4万亿，那么到底这个政策市合适还是不太合适——对于这个问题也有很多不同的判断，包括它的推出和退出时间，还有时机的选择，很多人对此也做了不同的论断。我也不是经济学家，我只是谈点体会。

从政治方面来说，既要保持我党的权威，又要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地位，同时要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权威的确定与公众参与的扩大之间其实是有矛盾的，但我们要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既确定权威又扩大参与，不仅如此，由于网络的存在，使老百姓参与进来的可能性大大增强了，这两者之间该怎么去调和也是存在矛盾的。从社会建设来讲，既要认识到政府不是万能的，我们要让步给社会一些资源和权利，但我们也要认识到中国的社会建设路径跟美国是不同的。有人经常说美国很发达，美国有190万家社会组织，为社会组织服务的人大概有几千万人，每年创造的服务价值超过6000亿美元。但是要注意到，对于中国和美国，大家对于政府和社会组织所抱的期待不一样，美国是先有社会再有政府，早期的如欧洲的移民到美洲时一开始是没有政府的，那么如何面对很多自然和人为的灾害？这就需要大家组织起来，通过这样的互助方式来拯救村庄和家庭。中国有两千年中央集权的历史，因此百姓对于政府的期待也是不一样的。在美国做一件事时，首先强调的是我要怎么去解决它，我的社区怎么解决它，然后再想到求助政府；但我们就不一样，我们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政府的责任。从纵向来说，中国的建制从来就没有到达过县以下的，因此，虽然现在我们建了乡政府和村，但对村这一级如何来扩大自治、在城市里在社区里如何扩大自治才能弥补）政府行政资源的不足；从横向来说，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如何建立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关系——这是社会建设的一种趋势。
从文化来说，如何形成共识，重建我们对于文化的信息也是一个主题。
回顾当前阶段，从经济、社会、文化角度分别阐述，大体就是这样一种判断。因此建议大家多去看看6月23日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这被认为是为十八大奠定基调的一次讲话，希望同志们都去学习一下。那次讲话蕴含了我们当前中央对于整体形势的判断。其中胡锦涛同志提到，我们依然处在一个战略发展的预期，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但我们还是要抓住机遇推定发展，并且在发展的过程中间，解决存在的一些问题。在过去的五年中，很多人提出来，发展不是主要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公平问题。但是，如果经济总量不扩大，而只是静态地靠它来分蛋糕，可能会导致一部分人获得利益，而另一部分人失去利益。所以，只有这块蛋糕做大了之后，很多问题才可能在发展的过程中得到解决。因此，这也是一个回应：到底是做蛋糕好还是分蛋糕好？过去这些年很多人提出来，分蛋糕公平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现在认为，只有在发展的过程中才能解决公平的问题。这是国内的形势。
至于国际的形势，最近钓鱼岛成为了全球关注的一个焦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今天的东方早报中有几个版面介绍了钓鱼岛的来源。我们一直强调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领土，这是事实。但是自古以来，琉球也是我们的领土，不仅如此，美国也是英国的领土，因此，以此为论据证明钓鱼过是我国的领土，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不能否认在这段历史中，美国起到了一定的负面的作用，导致该问题的解决比较复杂。领土问题有争议时，很少是通过谈判来解决的，更多的是通过战争。从中可以看出，我们依然存在着一个可以寻求发展的战略进行期。今天我看了一篇文章，里面提到，在这样一个博弈的过程中，时间是站在中国这边的。中国的力量一天天强大起来，相对的日本的力量就会一天天衰弱。到时候再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就会比现在容易得多。因此，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我们应形成这样一个判断，既有理有据有节地在当前的格局之中逐步地占有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同时也要注意解决问题需要联系实际，比如说黄岩岛，我们要抓住时机，把黄岩岛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到我们手中。其次，我们也需要一个时间。但在当前，稳定还是我们国家的最大公约数。这个稳定也包括如何顺利召开十八大。在微博上，很多人不理解为何为了开这个会，所有的事情都应为它让道。复旦发展研究院对未来十年发展做了一个很好的判断，即要有一个相对居中的战略，未来十年发展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十八大能不能形成一个比较团结、稳定的领导核心。邓小平也说过，中国发展的问题首先在政治局，只要政治局团结，国家就会有一个比较稳定的领导核心。从历史上看，清朝的覆灭，追根究底就在于满汉间的互不信任，及其领导核心的分裂。在此过程中，中央政府逐步失去其权威，武昌起义的一声炮响，一个国家立马就分崩离析。从中可以初步证明，只要中央不乱，政治局不乱，国家就是稳定的，就是有希望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愿意为了开这样一个大会做这么多维持稳定方面的工作，因为它决定了我们未来十年能不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而中国能不能成为一个可以长久稳定发展的国家，未来十年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站得正。当前对于国家的批判声音越来越多，在这些批判中中国和外国的力量也在相互地联系。中国的一些批判你可以分辨出哪些是左派，哪些是右派的，有时左派和右派还合起来约个架、打个架。批判中国的力量也在逐步地团结。我们可以去批评它，但是团的干部更多的还是要站在建设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即谁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作为专职的团干部，如果我们都不能跟党和国家的判断保持一致，那这个国家还能靠谁？毫无疑问一个国家的发展是需要批评的，但我们要在批评的过程中不断地寻找我们的位置，寻找改革的走向，要知道，国家最终还是要靠人去建设它的。因此，希望团干部们既要站在批评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也要站在建设的角度上想怎么解决这些问题。问题肯定是存在的，但是我们需要有耐心地、有智慧得一步步去解决它。
第三，打得赢，即需要提高我们队伍的能力。一个部队，如果要有战斗力，首先需要靠单兵能力，其次，需要整体的战术和打法。单兵能力靠什么？我们一直提倡团干部多读书。有的团干部转岗转行后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把你放在一个岗位上去做党务的正职，要看看你是不是能确实挑得起这个担子来。我们都在学校里面学习、工作，但是到一个学院里面当书记并不容易，因为在学院里面比较难的工作都由书记来做。一些百来人的大学院中，一百个人有一百种想法，如何把这些人团结起来，形成共识以推动学院的发展，这项工作并不容易。因此，一个团委书记被派到一个学院去当党委书记，他是需要一定魄力的。因此，团干部应在团的工作和岗位中多读点书、多学点本事，提高单兵能力。再者，团干部还要有整体的战术和战法。我们的团委书记应多学学社会组织，它们的创意比我们要活跃得多。因为它们没有钱，没有社会地位，也没有社会认同，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创意和做法，它如何立足于社会。相对而言，在高校里，我们团的地位还是比较稳固的，我们的资源也越来越多。从一方面来看，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资源保障，但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也支撑了我们的惰性，使我们感受不到外部环境的威胁，没有像社会组织的领袖这么的敏感、直接。所以我们要多向他们学习。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拥有正规的组织，组织文化，及很好的传统，而我们的劣势则在在于议题的设置方面，这方面确实要向社会组织好好地学习。这是一个注意力非常稀缺的年代，谁能够抓得住眼球，谁就能够拥有社会的关注。比如上外设置的读书奖，这个点子不错。在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方面，通过捡瓶子来做公益的创意也挺吸引人眼球。其他的诸如“一起微笑”这类的题目也起得很好。有些活动举办得十分成功，关键就在于议题选择得好。再举个例子，以民进党和国民党为例，尽管国民党是传统党，但民进党在议题设置方面比国民党要好。民进党与国民党相比，从创设时起，如果它从小到大没有很好的创意，没有很多的资源，你靠什么去吸引选民。因此，我们要居安思危。虽然在当前阶段我们有很好的基础，但是这一切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所以我们要有这样一种危机感。我们的团委书记，也应营造一些更好的学习氛围。上次我也请华师大的团委书记给我们党委书记上一课。我们可以请一些对我们团委书记和将来的工作发展有好处的一些教授做一些讲座。每一个人的未来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充分利用好我们在团的岗位上的这段时间。
总而言之，就三点：看得清，站得正，打得赢。谢谢大家！
